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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回第二回  願遂三生珠輝洛浦　緣成隔世玉粹藍田願遂三生珠輝洛浦　緣成隔世玉粹藍田

　　　　話說真人送了林黛玉的魂回來，如何還陽，暫且少停，先要表他那夜隕命之時，正是薛寶釵於歸之際。一家的人都在新房

熱鬧，無人去報黛玉死信，且怕鳳姐申飭。及至寶釵坐房、合巹、撒帳等事已畢，次日才回鳳姐。鳳姐來至瀟湘館一看，不免灑了

幾點淚，說了些掩人耳目的話，回來才把黛玉已經咽氣回了賈母合王夫人。

　　賈母聽說，大叫一聲，暈倒在坑，醒回只得哭道：「我的兒，是我弄壞了你了。」人人解勸，痛哭不止，忙吩咐人：「快請好

大夫來瞧!」眾人說：「林姑娘已斷了氣，要回過來，萬不能夠。」賈母道：「胡鬧的話!才病了兩天，就死透了嗎？」一疊連聲叫
人快請大夫，又嗔鳳姐：「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？」鳳姐道：「那時正是寶妹妹花轎進門，怎好回這話呢？」賈母一面哭著，叫人

請大夫，要親到瀟湘館去，慌得眾人再三苦勸，才歪在炕上。因連日勞神，又淌多了淚，已昏沉睡著了。

　　王夫人趁空回房歇息，只見賈政垂頭喪氣，淌眼抹淚。見王夫人進來，便道：「實在可恨!」王夫人問：「恨什麼？」賈政道：
「你還問嗎？可憐一個好甥女兒，生生的坑死他。將來到九泉之下，如何對得住姑太太!老太太原是最疼愛林丫頭，我看他各樣都
好，只等寶玉大了，配與寶玉。你想想：放著這樣人才不取，再往何處找呢？他的模樣、心機、女工、書字，都比人強，為什麼不

配給寶玉做媳婦？我還怕寶玉趕他不上。於今反不中你們的意，倒把你們的親戚寶丫頭娶過來。難道寶丫頭比林丫頭還強些？」王

夫人道：「這是合老太太商議辦的，並非我一人作主。因為老太太取定寶丫頭厚實穩重，嫌林姑娘身子單弱、慣使使小性兒的原

故。」賈政道：「這麼說，林丫頭使性兒，壞過什麼事情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卻沒有。」賈政道：「若以身子堅實取人，珠兒

媳婦、璉兒媳婦都非堅實的。咱們家擇媳婦，總以德、言、容、工為上。我瞧林丫頭，斷乎不在寶丫頭之下。兒女婚姻大事，你該

先合我計算。於今你們商議定了，再叫老太太當面吩咐下來，我如何敢駁回呢？」王夫人被賈政說得啞口無言，只得回道：「事已

如此，挽回不來。老爺要憐念林姑娘，發送上從重，體面些就是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倒難為你想。過了五關再送文憑，林丫頭也不

知道領這空頭情了；我告訴你，寶丫頭亦非有壽的。那年做燈謎，說是『恩愛夫妻不到冬』，我很不舒服。眼前只苦了林丫頭。寶

丫頭雖娶』了過來，寶玉不願意，還怕有別的原故。只好聽你們鬧去，我要打點動身的事了。」一面又淌淚。王夫人心裡七上八下

怄了一陣，暗暗抱怨鳳姐，卻又不好說明。

　　再表眾人紛紛議論：老太太真個急糊塗了，死透的人如何還治得活？正在內外嘈雜，恰好門前的人看見來了一個跛足道人，、

說道：「我要在府上化一個大大的善緣，佈施佈施，保佑你家姐兒們無病無災，逢凶化吉。」門上人說：「我家現在死了一位小

姐，老太太最疼愛他，人人捨不得，偏是你還來說這個話。」道人說：「我是來救小姐的。」門上人道：「已經死過一夜，今兒又

過了一天，還救得活嗎？」道人說；「漫說天半工夫，就是死過十天半月都能救得。」眾人見他大言不慚，殆不理他。只見道人冷

笑了一聲道：「我說的話你們不信？且問你們：昨夜你家小姐斷氣的那個時辰，可是廳上新娘子進門的時候？」眾人見他說得對

針，有幾分信了，尚在狐疑，道士又說：「你們且進去告訴：將小姐心前摸一摸，只怕－有些微溫，鼻子裡亦有微息了。若是這

樣，我有靈丹可救。若不然，我就去了。」當時林之孝正出來有事，聞知道人之言，甚屬奇異，連忙回了賈璉。賈璉隨即出來，邀

道人進去。一面說道：「請師父少坐，就來奉陪。」賈璉進內，將道人的話一一回了賈母、王夫人，又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必料

其無。何不著人即往園中去摸一摸瞧？」說罷，即出來，留住道人。賈母喜道：「阿彌陀佛!這是林丫頭命有救星，遇著這位神仙來
了。」即叫鴛鴦去看。

　　鴛鴦聞黛玉死信，正在悲傷，想到園中去看，無如事冗不能分身。今得賈母之命，趕至瀟湘館，未及到門，先已哭泣。紫鵑陪

著哭，又忙問道：「姊姊來做什麼？」鴛鴦遂將賈母聽說黛玉已死，尚不肯信，鬧著叫人去請大夫，恰好門前來了一位道人，他說

能醫等語，細細告訴了紫鵑。紫鵑忙將手探入黛玉心前，仔細摸了一會，笑向鴛鴦道：「好了，好了!姊姊你再摸摸，竟有點子微熱
了。」鴛鴦復又摸了一摸，亦喜道：「果然有些熱了。」兩人又將黛玉鼻孔眼探探，亦覺有些呼吸的氣息。紫鵑忙道：「托姊姊快

去回老太太，姑娘可以回過來了，快請道人來救罷。」

　　鴛鴦去了，紫鵑忙將留玉裝裹的衣裳換去。解開懷時，不看則已，一經看見，驚喜非常。卻是為何？原來黛玉從胎裡帶來一件

至寶，除幼時父母奶媽之外，再無人見過，後來惟紫鵑侍浴才見過的。乃是心前一顆紅珠，如梧於大。此並非痣，是顆智珠。佛門

法相，舍利於現於頂上，智珠懷在胸前。黛玉這顆智珠，在心前半含半吐，乃生成一種慧相。寶玉的玉銜於口內而生，黛玉的珠嵌

於心前而生。一剛一柔，一動一靜，昭然合乎《易》理。此乃二人天假其奇，地毓其秀，乾坤鍾靈之氣，父母秉授之資，具此美

質，所以生生死死，終結成了珠玉深緣，迥非尋常金玉可比。況乎金鎖係人力所制，更非天地造化功用之比也。今紫鵑看見珠色改

變，所以大喜。以前黛玉常病之時，珠色淡紅。此刻突見珠色如大紅寶石一般，光華射目，定是佳兆，心中更喜。

　　再說鴛鴦忙忙趕到上房，回賈母道：「林姑娘的心前我才摸來，果真有些熱了，鼻子裡也有氣了。這位道人竟是個活神仙。」

賈母聽說，喜的連忙嚷道：「快請神仙老爺進園瞧去。」當即有人出來說了。賈璉笑道：「怎麼師父能如此先知？真正大造化了。

」於是邀請道人進園看視，暫且按下。

　　卻說城限廟鬼役時常弄鬼想發財，邀了個老鬼，踅在榮府門前探望。正在鬼張鬼致窺看，忽見真人引黛玉魂靈前來。那小鬼迎

至跟前，想搗鬼話，被真人劈面一指，跌在地上亂爬。老鬼忙將小鬼拖到一邊，說道：「我看你怎麼了？」小鬼道：「罷了，罷了!
弄不成鬼了。剛才被他一指，眼睛裡金星亂迸，鬼火都戳出來了。你到底是個多年鬼靈精，可有什麼好鬼法？教給我些，好去弄

鬼。」老鬼道：「鬼法一言難盡，全靠要奸鬼，又要知鬼、貼鬼，會說鬼話，做鬼臉，施鬼計，都要齊全，才能夠弄鬼。若弄的不

好，被人識破機關，罵了，打了，攆了，糟蹋了，算是個無用冒失鬼，一輩子弄不成鬼了。」小鬼道：「咱們到這裡來，原想弄錢

使用。」老鬼道：「咱們來商議。」恰好遇見土地，問知黛玉回陽一事。老鬼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：你就去回老爺，討差到蘇州林老

爺那裡，報個喜信。只說咱們這幾天常在榮府門前探信，看見真人引著小姐魂靈進榮府回生，特來稟告的。林老爺知道了，還怕沒

重賞嗎？」小鬼說：「實在你的見識比我強。」隨即回明原委，討了公文，往蘇州林府報信。小鬼意昂昂，向老鬼道：「幸虧聽了

你的話，依了你的計。此去若得了賞，回來咱們大伙兒打酒喝。」老鬼說：「你可知道？於今世事，全仗鬼道才行得去。」

　　不言鬼役搗鬼。再說真人一至榮府；先將黛玉魂靈送到瀟湘館中，對著屍身，把袍袖一拂，魂已歸竅。然後再到門前，故意找

人說話，被賈璉延人。此時，又邀至瀟湘館來看過。真人向腰間解下葫蘆，取出一九仙丹，如掛元大，又取七顆小的。其大的係用

絳珠草的根配藥製成，先固其本質；再用莖葉製成小的，後益其菁華。此乃仙家傳授，所以此後，黛玉彩華精粹，比凡人不同，真

人將丸藥遞與賈漣道：「先將這丸大的用無根水化開，灌入口中，不過一時，即可張目說話。小的每早亦用無根水吞服一丸，七日

後，不但體氣復元，精神加倍，而且益智消災，延齡豔貌。但是七日之內，除貼身伏侍的人以[外]，一切親人都不可見，恐怕混擾
其神，閉門靜養要緊。」真人囑咐畢，取出個錦建交與紫鵑，替黛玉掛在衣襟之內，再同賈誰出來閒話。

　　這裡如法調治吃藥後，紫鵑坐在旁邊靜候。果然數刻工夫，只見黛玉星眸微展，慢啟朱唇，似有欲言之狀，鼻子裡哼了一聲，

停了一會，叫聲「噯唷!」喜得紫鵑念佛不迭，忙叫道：「姑娘!姑娘醒來了!這會兒覺著心裡怎麼樣？」又停了一會，黛玉展眸一
看，見紫鵑貼在身旁，便叫：「紫鵑妹妹!我這不是做夢嗎？」紫鵑道：「清清白白醒回來了，如何是做夢呢？」黛玉定神一想，身
已還魂，遂將死去的景況細細追溯，一一默記，心中豁然頓悟，乃對紫鵑道：「妹妹，我是已死，今得回陽，三生有幸。有許多

話，慢慢告訴你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別勞了神。僥倖已回過來，真真天大的喜事。且躺著，靜靜的養息養息就好了。」一面取杯溫

水。服侍黛玉漱口，又喝了半杯開水。一面叫個媽於趕往上房報信，又在媽子耳邊說了幾句話。



　　那媽子趕來，回賈母道：「林姑娘叫聲『噯唷』，開著眼說話了。」只見賈母連連念佛，一面說：「好了，好了!我說林丫頭再
死不了的，如何呢？」媽子又道：「紫鵑姑娘叫回老太太、太太合璉二奶奶：林姑娘已回過來，他一人合小丫頭照應不來，雪雁姑

娘若沒有什麼事，還求老太太們思典，放他回去，待林姑娘好了，又叫他上來。」其時鳳姐在旁，不待賈母開口，便道：「這話老

太太有什麼不依呢？橫豎雪雁在這裡白閒著。」即刻叫那媽子幫著雪雁攜了東西，回瀟湘館去。一面湊趣說道：「到底是老祖宗的

福氣大，見識高。人人都說林妹妹那個樣兒，萬不能再活的了。怎麼老祖宗神通廣大，鬧著請大夫，竟把個有道行的真仙請出來

了，可是再想不到的事。王道土請呂祖拿妖，很有請仙的神通，咱們老祖宗比王道士還強呢!」說得人人大笑。賈母笑道：「鳳丫
頭，你少高興些。你林妹妹回過來了，提防他來取你的荊州!」鳳姐道：「且別說玩話，快些告訴外面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可是的。我
倒喜歡的糊塗了，快去告訴璉兒，再求求神仙，把你林妹妹治好了要緊。」

　　賈璉聞知裡面傳說的話，連忙叩謝真人，心中盤算：這個謝儀要格外從厚才好。正在躊躇，真人道：「大檀越不用操心且待七

日後，看我這藥果有效驗，再來領謝。只是還有一說：府上人眾，禍福無常，眼前又有災校。」賈璉忙問：「人口又有妨礙麼？」

真人道：「貴公子大不利。」賈漣問：「係何人？敢求指示!」真人道：「你家失玉之人，記不得了嗎？」賈璉這一驚不小，忙問：
「舍弟寶玉莫非有故？」真人道：「就在頃刻。」賈璉哀告道：「還求師父拯救。」真人．道：「你只記著：事雖危險，不必驚

慌，三日內定有救星。」賈璉發急道：「師父就是救星，何不大發慈悲？還叫弟子捨近求遠嗎？」真人不答，一面起身。賈璉趕忙

來拉，真人將身一搖，即不見了。嚇得賈璉目瞪口呆，正在狐疑，只聽裡面一片吵嚷之聲，人人哭道：「不好了!不好了!了不的了!
寶二爺死過去了。」

　　賈璉意亂心驚，淚流滿面，直奔新房而來。只見賈母躺在炕上，閉目喘氣。眾人圍著，捶的捶，摩的摩，亂叫。王夫人哭昏發

暈，靠在椅上，亦係眾人圍著叫喚。寶釵如淚人一般。襲人栽倒地下發厥。鳳姐又哭又痛，又急又怄，又怕又悔，竟弄得無地自

容，又要張羅賈母、王夫人。其他秋紋、麝月、平兒、鴛鴦、玉釧等，愛慕寶玉，都如眾星拱月，今寶玉一亡，哭得人人如喪考

妣，失魄亡魂。此一場大哭，上下眾人哀聲震地。

　　賈璉心中暗付：「可怪!這道人雖有先知之明，既救了一個，此刻又見死不救，莫非寶兄弟命該絕了？」想罷亦痛哭起來。外面
賈政聞知，焙茗[跟]進新房。一見寶玉屍臥，哭得頓足捶胸，喉乾氣阻。一面到賈母身邊伺候，又看看王夫人，賈政此時不知所
之。焙茗望著寶玉，碰了幾個頭，爬到外間地上亂滾，哭叫道：「二爺沒了，我也不要命了。」惹得眾人更哭得狠。舉家沸騰，無

人能勸。

　　正在難解難分，猶幸賈璉一想，止住哭，向賈政道：「老爺且別哭。」賈政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因為一片哭聲攪嚷，說話聽不

清切。賈璉跺足道：「你們哭的輕些，我這裡回老爺的話都聽不見了。」眾人才哭得輕些，『賈璉再說：「姪兒想起剛才道人的話

來。他已知寶兄弟有此厄難，再三叮囑，不必驚慌，三日內定有救星。」賈政道：「你林妹妹虧他救治回來，我喜歡的了不得。不

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此刻寶玉又是這麼著，道人的話可拿得定呀？」賈鏈道：「他還說七日後再來。」賈政搖頭道：「七日後

他竟不來，又怎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此人有些神通。他說有救星，自有效驗，且瞧著罷。」賈政又問道：「寶玉早間還不至怎樣，

如何這會兒就變了？」麝月忙回道：「寶二爺先前已發過一回厥，誰知這會兒變成這個樣了。」賈政哭歎不止，賈璉再三解勸，才

出去歇息。

　　再說園中諸姊妹得信，探春、惜春、李紈並眾姊妹等，大伙兒轟到新房。見了寶玉這個樣，探春、惜春撫住床欄，哭得哀哀欲

絕，李紈並眾妹妹亦陪著大哭，先在這裡的眾人又重新哭起，竟做了個眼淚大會，可以替寶玉滌慮洗心。此時鳳姐怕賈母、王夫人

哭傷，忙叫人端了參湯來。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、探春等各喝了些，稍住哭聲。只見秋紋回道：「襲人喊叫不醒，怎麼好？」鳳姐

道：「癡丫頭!把他扶到炕上躺著，再瞧罷。」大家哭鬧了一陣，惟有守著寶玉，並無他法。
　　卻說事是並行。寶玉完姻之時，黛玉咽氣；黛玉回陽之際，寶玉落魂。當其寶釵過門的時候，寶玉雖然失玉瘋顛，因有與黛玉

成親的話喜溢心胸，精神陡長。及至合巹時，揭了蓋頭，看見新人乃是寶釵，並非黛玉，心中反覆，一怄一急，竟如黛玉聽了傻大

姐的話，將本性迷住了，忙叫襲人間道：「今日娶的是林妹妹，怎麼又不是的？林妹妹到底在什麼地方？」襲人左右支吾，弄得寶

玉昏憒更甚，呆呆的躺在床上出神。大家屏息靜坐，到了早晨，寶玉忽然走到裡間一看，只見寶釵麗服盛牧，端坐不語。寶玉知是

移花接木之計，此時心中一攪，面色改變，忙出外間，叫了一聲：「林妹妹!」又大叫一聲：「啊呀!」哭倒床上，四肢冰冷，厥過
去了。慌得眾人手足無措。襲人逆料其情，只是心中叫苦。賈母、王夫人淚流滿面，因係好日子，又不便放聲大哭。寶釵與寶玉尚

未成親，拘於羞澀，在裡間，心中暗急。眾人圍著，一籌展。

　　那知寶玉的魂一徑來到園中，彷彿仍從怡紅院裡出來。一出院門，遇著晴寶。寶玉拉住晴寶的手，問道：「幾年不見你，你從

那裡來的？」晴寶道：「林姑娘叫我來合二爺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正要去瞧他。」晴寶道：「不必去了!林姑娘才叫我來合二爺
說。他於今回去了，叫二爺好生的過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他為什麼要回去？；晴寶道：「他見你娶了寶姑娘，他還在這裡做什麼呢？

自然要回去了。這會兒只怕已經走了。」寶玉一聽此言，如萬箭攢心，放了晴雯飛跑。來至瀟湘館，聽得裡面哭聲，忙進房一看，

只見紫鵑哭得淚乾喉啞，黛玉屍臥床上。遂一頭撲向床沿，撫著黛五的屍嚎啕大場，一面叫道：「林妹妹!你怎麼撇下我去了？這是
我坑了你了!為何不早定主意？今日被人弄到這般田地。咱們生生死死總要在一塊兒的。」說罷又哭。只聽耳邊有人說：「好了，好
了!回過來了。」又聽道：「我的兒!怎樣了？什麼魘住了？」像賈母、王夫人的聲音。醒來一看，依稀是夢，卻疑是真。又捶胸哭
道：「可憐林妹妹為我死了，我也要死了。」

　　賈母、王夫人聽說，十分詫異，心中甚是懊悔：此事辦得勉強。寶釵、襲人心事更重。鳳姐忙向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好生歇

著罷!今日是你們的好日子，怎麼胡思亂想？夢中哭哭喊喊，醒來還是這麼著，人家瞧著要笑話你。」寶玉道：「因為林妹妹死了，
我才這樣。」鳳姐道：「沒有的話!這是你疑心做夢罷咧。林妹妹這兩天吃了藥，倒好了些，怎麼說印死了？仔細他知道了，可真要
惱的。」寶玉聽說有理：「我方才卻係做夢。」眾人勸他起來，坐了一會，又躺著閉目凝思，甚是安靜。大家這才放心，叫丫頭：

「你們小心伺候!」賈母、王夫人等各自回房。因連日辛苦，十分困倦，見寶玉已安靜，各人散去歇息。』只有兩個小丫頭在房門口
伺候，更是睡眼朦朧，東歪西倒。寶釵、襲人亦在裡間假寐。丫頭們多走開了。

　　忽有前《紅樓夢》中所表賈政在趙姨娘房中說話，他聽說「寶玉」二字，慌忙進園報與寶玉知道，叫寶玉小心的那個小丫頭，

因這幾天派他合兩個老媽子看屋子，末得過來趕熱鬧。此時王夫人回房，他便偷空來到新房看熱鬧，誰知鴉沒鵲靜的。走到房中，

只見寶玉躺著。又往裡間來，見寶釵歪在炕上打盹，天然一個睡美[人]。望著嬉嬉的笑笑，又看著寶玉笑笑，又忙跑到瀟湘館來。
卻是為何？原來他心裡估摸著：大眾姑娘們此時不知怎樣熱鬧！誰知如此寂靜，亦甚詫異。欲往瀟湘館，請黛玉到新房來，同寶玉

玩玩。一者討了寶玉的好，自己又順便逛逛。直到那裡，反怔住了。紫鵑見是他，問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他便信口謅道：「我來瞧

瞧林姑娘。」紫鵑哭道：「可憐林姑娘死了!難為你記掛著。」這丫頭也哭了一陣，說道：「林姑娘這麼個美人似的人兒，可惜死
了，我實在舍他不得。」說著又哭。紫鵑道：「你回去罷!恐怕上頭找你。」那丫頭回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怎麼林姑娘死了，裡頭還不
知道？別人不知道罷了，必要告訴寶二爺。」此人向來在寶玉面前獻勤，寶玉很喜歡他，所以趕來報信。進來的時候，眾人還末

醒，剛值寶玉翻身，這丫頭悄悄的向寶玉道：「寶二爺，告訴你：我方才進園去逛，走到林姑娘屋裡，只見他穿著裝裹的衣服，躺

在炕上，已經死了。紫鵑姊姊喉嚨都哭啞了。」寶玉聽說，急血上攻，心一蕩，神一散，色一變，目一翻，叫不出聲，一痛而絕。

這丫頭見機而作，一溜青煙，無人知道。

　　裡間襲人醒時，出外間來，一見寶玉如此，忙在身上逐細一摸，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!奶奶快來。」寶釵此時，顧不得新娘關
目，忙同襲人坐在床沿叫喚。殊不知此回發厥，比前不同。以前面不改色，四肢柔軟；今則面色死白，通身僵硬，真絕氣矣。於是



全家大小爭來看視，鬧得攪海翻江。再係賈璉進來，傳說道人的話，三日內定有救星，賈母等只有哭著捏著靜候，這且按下。

　　但說寶玉一靈真性出了凡胎，直上丹霄，隨著行雲，馭空而去，飄到太虛幻境才落下來。只見大士、真人已在那裡。寶玉趕向

前施禮道：「弟子不知因何到此，得遇二位仙師。」大士、真人道：「你今夢抑而亡，已結生前事業，正好歸真。但是你合絳珠仙

情報未斷，鳳孽未消。警幻仙姑憐念你二人，一個朝啼慕哭，春悵秋悲；一個心熱情癡，生連死結。著你兩人重複回陽，仍借此

軀，以完鳳願。免得另生他處，轉折多端。待你們功成行滿，偕老歸真，那時同賞仙壺日月、幻境乾坤，未為晚也。今且引你。、

回青埂峰，一觀幻景。」說罷，同至峰前。則見：白雲青鳥，聲喧不老之春；碧樹丹崖，實結長生之果。高峰屹立，萬笏嶙峋；奇

石盤跌，繁星磊落。耳邊幽韻，響瀑跳珠；腦後飛香，曇花落澗。寶玉此時，心曠神恰。大士、真人說道：「因你能去垢自新，所

以地靈人傑。日後歸來，再睹此景，則又別矣。」又指著那塊神瑛，對寶玉道：「這是你的根源，近以塵氛所污，故將他攜歸原

處，被仙露耀其垢膩，罡風開其迷塞，此日晶瑩如舊。復將他並爾攜回，務要日新自持。爾此番下去，需要建些功德巍巍的事業，

庶不負天恩祖德。況有淑妻美妄，大廈名園，口飫珍羞，身榮金紫，可謂滿足。切勿自墮其志，溺於脂粉。目下不必往見仙姑，即

送爾回陽去罷!」真人說道：「你們下去，我不陪了。」飄然長往。大土引著寶玉的魂，回到榮府門前。大士道:「你跟著我。待推
你的時候，再撲著你的屍身，即回陽了。」寶玉應諾。

　　再說一家的人，到了次日，見寶玉直挺挺臥著，絕無生理。雖有賈璉傳說真入之言，半信半疑，難於作準。賈母、王夫人、寶

釵、襲人等，看看又哭，哭亂了主意。有的說：「還是請大夫瞧瞧。」也有說求籤問卜的。又有說：「還是求妙師父扶乩，到底是

怎麼著。」一面托岫煙，仍求妙玉扶乩；又差人各處求籤問卜，百般想法拯救。目前惟有哭了又歇，歇後又哭。王夫人叫眾丫頭、

婆子細細盤問，終無入知道為何一變至此。』一面哭道：「我這命也不要了。我的兒！你若是回不過來，叫我怎麼了？」又大哭起

來。寶釵同襲人哭得更慘。大家又齊聲附和，一片嚎陶之聲，滿人耳竅。

　　且說岫煙忙忙到了攏翠庵，將寶玉變故告訴妙玉，托他扶乩。妙玉目頓心馳，不像前番作難，速即設壇，沐手焚香，叩頭默

禱。岫煙亦叩頭起來。兩人扶了一會，即將判語抄下。妙玉道：「姑娘速去，請大家放心。凡上所判，有化解的意思。」岫煙攜了

判語趕回，大眾同來爭看。只見寫道：

　　青埂絳珠，堰覆無虞。情牽情，劫完劫。慧界圓通奇偶參，**旋轉官商葉。
　　眾人看了，不甚明白，惟寶釵有些會意。襲人忙問道：「這話到底怕不怕？」

　　忽見焙茗慌慌張張跑進來道：「好了，好了!救命王菩薩來了。」大家忙問：「怎麼說？」焙茗道：「剛才門前來了一個癩和
尚，就係那年寶二爺病著，是他治好的。門上告訴了老爺合放二爺。這會兒請在書房裡坐，他說不妨，待他來治就是了。」焙茗說

完退出，大家方稍放心。

　　且說大士對賈政道：「令郎這病因何而起？」賈政道：「因胎裡帶來的那塊玉忽然不見，因此瘋瘋顛顛，鬧到於今。」大土

道：「此寶我倒找著了，但是贖價不賤。」賈政道：「此物乃小兒命根，要價多少，自當遵命。」大士道：「需得萬金才可。」賈

政沉吟答道：「但小兒斷氣兩天，恐人不活，其於玉何？」大士道：「玉回人亦回，且定其價，再活其人。」賈政道：「莫如先活

人，而後奉價。」大士哈哈大笑道：：老長官只知貴人賤物，可知近時世途上總是重物輕人。我知道了，不先付價，恐我空門中的

人脫了空去。告訴你罷：惟空則不空。『空則不空』，還有一說。令郎係有來歷的人，所以胎含寶玉，必得個有奇寶的佳人，才堪

配偶。」賈政道：「即在前日，已娶小媳到門，小兒反因此病厥。」大士道：「這位令媳可有寶物？」賈政道：「向有金鎖。人人

都說金玉良緣，正當匹配。」大士曰：「非也!尊府有一位千金，懷蘊仙珠，方是令郎正配佳偶。可將他二人成其好事，將來子貴夫
榮，合家歡慶。」賈政聽說茫然，便問道：「請教師父：舍間懷珠之女，我尚未知其人，還求指示。」大士道：「日前曾遇真人救

他回生的那位林小姐，今如何倒忘了嗎？」賈政恍然大悟。大士又道：「今郎命中注定單鳳雙鸞，合成奇偶之數。即效英皇故事，

豈不好嗎？」賈政忙點頭道：「只求救活小兒。指示之言，一一遵命。」大士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

　　賈璉在前引路，賈政陪在後首，到了新房。大士暗將寶玉的魂堆入屍身，再將那玉擎在掌上，持誦些經咒，替寶玉掛於胸前。

又向袖中取出丹藥一丸，如核桃大，又叫取人乳一鍾，將藥研溶，撬開口來，慢慢灌下。那看的人，黑壓壓擠滿一房。玉釧兒拿塊

帕子，握著鼻孔，悄拉琥珀道：「姊姊，站過來些。你聞聞那氣味，我實在受不得了。」琥珀亦低聲道：「你瞧罷咧，誰叫你

聞？」玉釧道：「太太們倒也罷了，怎麼寶二奶奶合襲人姊姊竟不怕順？站在床沿邊，離這癩子更近。」琥珀道：「你好糊塗!此時
寶二奶奶他們心裡只要一下子救活了寶二爺，還顧這些嗎？莫說癩子難聞，就拾桶糞來撂在這裡；他們都不問的。」大士灌了藥，

再將寶玉自首至足細細按摩，又叫取杯淨水；擎在掌中，對著畫符。畫畢，銜了一口，向寶玉面上一噴，只覺煙霧氤氳，異香滿

室，人人驚訝。大士又念偈言道：

　　寶玉仙珠，劫盡災除。坎離定位，百歲歡娛。

　　又向賈政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們都在這裡。今郎與林小姐乃夙世姻緣，雖被人拆散，畢竟死後回生，再完夙願。一誤已非，豈

容再誤！今郎之病，，實由此起。若再不如其願，兩人舊病復發，貧僧等不來治矣。我等超度眾生，成人美舉。方外之人，尚且如

此，難道為父母的，倒忍心害理，不成兒女之美，置兩人於死地嗎？於今成全了令郎合林小姐這段因果，就算貧僧化了個大大的善

緣。」說畢，對賈政打個問訊，念聲「阿彌陀佛」一徑走了。賈政等跟出：大士才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這句剛別念完，床上寶玉睜開

眼接了一句；「阿彌陀佛！我可回來了。」喜得寶釵心花燦爛，襲人喜得肉裡都是笑的，王夫人說不出話來。賈母一疊連聲念佛不

迭：「可是寶玉說話了？」又向寶玉道：「我的兒!你再不說話，我也不能說話了。」於是大家一湧而前，叫的，問的，喜的，笑
的，不能名狀。此時鳳姐聽了大士之言，句句刺心，正在出神，未得近前看視。探春對眾人道：「大家且退一退，讓二哥哥歇歇，

靜養一會兒。有話請到外面說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話很是的。」吩咐寶釵、襲人；「你二人好生伺候，咱們外間坐去。」襲人一面

答應，一面說道：「這個活佛爺，是我的救命王。」彩雲覷著他一笑，伸個指頭向臉上刮了一下，羞的襲人面上一紅，扭回頭走開

了。

　　再說大土出來坐下，向賈政道：「人寶雙回，贖價何在？」賈政起身道：「請少待。」復進來同王夫人商量：「人已救活，這

項銀子如何辦法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只好盡我所有的給了他去。」寶釵出來回道：「老爺、太太不用操心，盡媳婦的東西折變與他就

是了。」賈母聽說，忙道：「這如何使得!你們年輕媳婦，穿戴的東西不能少的，我替你們打算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別操心。孫子
的事，該係兒子們打算，如何反累老太太呢？」』寶玉醒回，細記寤寐中大士吩咐之言，忽聽見這些話，疾忙爬起，出來向賈政、

王夫人道：「老爺、太太都不用操心，待兒子出去見見師父，可以不要銀子。」就去了。大家見寶玉突然出房，一驚不小。卻又作

怪，才回過來的人，陡然滿面紅光，精神倍長，硬朗如初!舉家詫異。賈政心中暗想：「寶玉既有來歷，此必異人點化。」即帶寶玉
出來，見了大士。寶玉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，說道：「弟子愚頑，多蒙師父救治。再生之德，如同天地。」大士道：「也罷!我為你
的事，今已完全。前已說過，算我化了個大大的善緣，銀子不要了。」說罷起身就走，賈政等趕忙送出大門。只見大士將身一縱，

漸行漸遠，躡空而去。大家仰看一會，已無蹤影，賈政等才進來。要知後文，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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